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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料载：济南的第一家发电厂
就位于曲水亭街上。我在明府城的街
巷中穿梭，试图找到它的一丝痕迹。毕
竟，电是近代工业的动力，有了电才谈
得上工业革命，从社会学的立场看，它
是生产力发展的直接动力。当下的曲
水亭街，风桥翠柳，短墙人家，丝毫没
有宏阔的机房和高耸的烟囱。从工业
史的角度看，这里缺了一块记载济南
工业里程的碑记。

这处发电厂最初的名字叫“电灯
房”，创办人是山东机械局总办刘恩
柱。

刘恩柱，光绪二年(1876)间举人，先
是候补知府，后来又补道衔。他不仅从
科举制度中走出来，而且精通机械制
造和化学，是一位技术型官员。光绪二
十五年(1899)慈禧太后召见了他，随即
命他出任山东机械局总办。刘恩柱是
以西方科学技术实现中国复兴之路的
实践派，提出制造救国的理念。光绪三
十年(1904)，他实现抱负的第一策，是向
山东巡抚周馥提出建立电灯房的奏
请。这是一种以电取代中国传统的以
蜡烛和煤油照明的生活进步。周馥奏
请朝廷，获得恩准，刘恩柱遂以279000
块银元，从德国西门子公司购买了两
台发电机，两台低压锅炉，在巡抚衙门
不远处的曲水亭街征地1267平方米建
起这座用以发电的电灯房。

可惜，济南的第一度电没有用到
工业革命上，却用到达官贵人的生活
改善上。就想起了鲁迅先生的一句话，
我们发明了指南针，西方人把它用在
航海上，我们却用到看风水上。看来，
当时一群立志强国的志士也想打开国
门，吸收先进的西方技术，问题在于这
个国门怎样开？他们在彷徨，在前行的
路上踟蹰。“制造救国”如果没有先进
的政治方向引领，仍然找不到强国的
出路。毕竟，刘恩柱在济南迈出了第一
步。发电机的容量不大，每台只有42千
瓦，配以3吨的锅炉，可以供起5000盏电
灯照明。这些电灯分布在官府及少数
官宦人家。同时，曲水亭街安装了18盏
路灯，一时成为奇观。这等用途，在发
电机的故乡叫发电厂，在这里叫“电灯
房”。

那18盏路灯成了电走入济南城的

广告，随着对电的需求，宣统元年(1909)
刘恩柱扩大生产规模，在西城墙根下
购地4000平方米，又添置两台210千瓦
的发电机组，使供电能力达到420千瓦，
可供老城照明，并惠及商埠东部区域。

刘恩柱终于认识到“电灯房”对于
国民经济的重要性，1919年电灯房的资
产已达74.13万元，他又募集40万元，成立
了济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有
很强的民族自尊性，公司股东只限中国
人，不允许外籍人士参股，从根本上保
证了公司的民族利益。他自任董事长，
由他的二女婿庄式如出任经理，聘请
德国人斯密特·哈姆任工程师。到1922
年，公司扩展生产规模，复增添了500千
万和1000千万的发电机两台。1928年又
增设1200千万的发电机一台，公司规模
不断跃上新的台阶。此时公司股东间
利益纠纷却日益严重，发展到干扰企
业正常运作的地步。内资不振，拒绝外

资导致公司资金严重不足的现状在发
展中日益突出，公司经营每况愈下。

如何看待外资的进入，如何在利
用外资的问题上始终维护本民族的利
益，从1904年就在明府城的地盘上上演
着。明府城这块土地思考的不仅是人
文文化，还有深层次的经济文化，直到
四十年前，我们的改革开放思考和践
行的仍然是这些问题。区别在于，我们
的改革开放把握住了正确的政治方
向，把政策和策略纳入这个方向之下，
就有了不同于刘恩柱的勇气。谁又能
说这不是一个百年的思考呢？诚然，两
个时代，也有时代的差异，刘恩柱面临
的问题是积弱图强，当代共产党领导
的改革开放是一场民族复兴。当不同
的思维注入这个古老的经济课题，答
案迥然不同。

当年的济南电气公司熬不下去
了。1934年韩复榘政府接管了这家公
司，遂增添一台5000千瓦的发动机，到
1937年济南电灯用户已达15000家。纵观
这一段济南电力发展史，它的兴衰不
是以社会生产力为出发点，完全是企
业自身经营，缺乏的是国家的保障力。

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从国
民经济发展出发，着眼于强国的国家
经济建设。1962年设立黄台发电厂，走
向了济南地区电业的现代化历程，明
府城从电灯房到电气公司的历史得以
终结。后来西城的电气公司遗址更改
为山东工业展览馆。而曲水亭街的电
灯房遗址已不可寻，只在济南的电力
发展史上留下一抹余晖。

明府城史话

北宋时都城汴梁市井上曾兴起一句俗语：
酒香不怕巷子深。此话有至理，一直沿用下来。
换言之，馆子里的菜好也不怕巷子深。

旧时济南西门外江家池畔的汇泉楼饭庄，
就坐落于冷巷之中，可是生意兴隆，为历下风
味之名菜馆。这馆子依池而建，曲廊回槛，平阁
临水。看家菜除糖醋鲤鱼外，还有一款烧面筋
不同凡响，为其所独有，非他家所能效颦，乃是
济南食苑中一朵绚丽的艳花，已收录于1958年
版《中国名菜谱》。

面筋，古称“麸筋”，是用面粉洗出来的一
种烹饪原料，源于唐兴于宋。古人把面筋看作
是胜过鸡豚的佳味妙品。宋诗人王炎《双溪集·
麸筋》云：“色泽似乳酪，味胜鸡豚佳。一经细品
嚼，清芳甘齿颊。”尤其在庵观寺院里，麸筋成
了“香积厨”里的上品。宋代道士葛长庚《咏麸
筋》：“结庵白云处，山供味味新。嫩腐虽云美，
麸筋最清纯。”“面筋”一词，宋时已有人称之，
陈达叟《蔬食谱》中谓：“黎其、面筋，以菽水、麦
面为之，和以莳鲜笋豆，入素馔最佳。”黎其是
豆腐的别称，以“麦面为之”的就是面筋。元代
有了“油面筋”，元人宋无的《翠寒集》有一诗写
道：“山笋麸筋味何深，箸下宜素又宜荤。黄润
光亮喜入眼，浓汁共炙和鸡豚。”可见当时已掌
握了用面筋泡加笋，炖鸡烧肉，已是味道十分
鲜美的佳肴。迨明清时，面筋更广为采用，清人
各家食谱里，提到面筋之处甚多，已成为素菜
中“四大金刚”之一。如今上海冠生园的四鲜烤
麸及无锡的面筋泡已是驰名美食，畅销海内
外。

面筋的制法虽简单但须有耐心：将面粉和
成软硬适中的面团，盖上湿布饧一会儿。然后
把面团放在清水盆中轻轻揉搓，面团随之有白
色浆汁渗出，清水变浑。再换水继续揉搓，反复
三四次后，待盆内的水逐渐清澈为止。这时手
中的面团变得软滑柔韧而富有弹性，此即是面
筋。

面团经过水洗，何以会变成柔润光韧的面
筋呢？原来，面粉主要由淀粉和蛋白质构成，两
者都有很强的吸水性。揉搓面团，目的就是让
水分子从蛋白质的表面慢慢渗透到它的内部，
使蛋白质体积膨胀，形成面筋“网络”。与此同
时，淀粉也吸着水涨起来，填充在“网络”之间。
在不停揉搓的外力作用下，淀粉纷纷从“网络”
周围漏下来，沉淀于水中，剩下的便是不溶入
水的面筋了。

面筋的蛋白质可分两种：一是麦胶蛋白，
约占20%；二是麦麸蛋白，占74%以上。有意思的
是，如果取一团面筋放在能看到立体图像的电
子显微镜之下，会发现麦胶蛋白宛如一个个装
满水的气球，柔软光滑，晃晃荡荡，像饴糖那样
要淌流开去。而恰巧麦麸蛋白仿佛是一条条纵
横交错的绳索，紧紧笼住麦胶蛋白，使其不能
随意淌走。这就是面筋富有弹性、入口筋道的
原因。奇怪的是，有一次我在家洗面筋，想做胡
辣汤，结果面团全“跑”水里去了，没形成面筋。
后来遇到汇泉楼的一位魏师傅，请教原因，他
笑了笑说：“不是所有面粉都能洗出面筋来！”
据他解释，若形成面筋，关键在于面粉质量。面
粉的优劣，取决于蛋白质的含量及质量。小麦
品种不同，成分不一。如冬小麦生长期长，光照
充足，就比春小麦好；硬麦粒胚乳坚硬，蛋白质
含量高于软麦粒，磨出的面粉自然要好；头箩
面(相当于精粉)比二箩面更便于洗取面筋。

刚洗出的面筋叫“水面筋”，色泽白细，柔
韧滑润，若揪成小丸，入油锅炸黄，而成面筋
泡，适于烧、酿。如有名的无锡肉酿面筋、虾子
面筋。若将生面筋自行发酵起孔后，上笼用旺
火蒸熟即成“烤麸”。炸至金黄发脆后，可做油
焖烤麸、四鲜烤麸等。

不过，济南另外还有一种所谓的“面筋”，
乃将洗出的面筋再掺入适量面粉，切成三寸见
方的小块，入油锅炸黄，可炖肉用。其口感与纯
面筋迥然不同，入口松散，毫无韧性，无甚可
取。但“三酉缘深”的朋友，独酌时喜将其既作
肴又当饭。

汇泉楼的烧面筋，可谓别具一格。走遍南
北，一听是烧面筋，不论荤素，无不是鲜咸味
的，唯独在济南，这是一道甜菜。其做法是：将
水面筋撕成约一寸半长条，加少许甜面酱(为
了取色)、湿淀粉抓匀上色。花生油八成热时下
锅，炸至枣红色捞出。锅里放上清水，加糖色、
白糖、桂花酱，溶化后，再把水发莲子、水发白
果、玉兰片和面筋一起倒入锅内，移文火上熬
至汤稠时，浇上花椒油，倒在盘中即成。此菜独
出心裁，蜜口香甜，色泽光润，绝妙至极！

民国济南号称“曲山艺海”，济南
人不仅喜欢曲艺和京剧，而且鉴赏力
也高。不论京、津两地的班子南下，还
是海上名角闯京城，都要先到济南拜
拜码头，济南唱不红，别处也就甭去
了，回家洗洗睡吧，或者就继续操练，
直到济南认可了，才可以走江湖。

济南有一位说书的名角张立武，
爱极了蛐蛐，在老一代玩家手中有他
一号。

张立武，1920年生人，祖籍高唐，幼
时家贫，父母多病，家境十分困难。民
国二十三年(1934)，随姐姐——— 西河大
鼓艺人张立云来济南走江湖，十四岁
拜名家傅泰臣为师，习唱西河大鼓。因
急需挣钱养家，仅学艺三载便提前出
师。

济南人对大鼓书可不陌生，《老残
游记》里的黑妞白妞就是唱大鼓的，不
过唱的是梨花大鼓，以柔媚见长；《老
残游记》写于1903年，到张立武学唱大
鼓书的时候，大鼓书在济南至少也风
行了三十多年。在张立武从艺之前，
1928年前后，京城艺人章翠凤来济南
萃卖场的茶园子唱京韵大鼓，这京韵
大鼓是京城名家刘宝全所创，从京剧
里化出来的东西很多，章翠凤虽自己
也有师傅，却也私淑刘宝全学了几年，
唱词工雅、大方，全无女气，济南唱了
三年，红透了半边天，回京后才正式被
刘宝全收了徒弟。章翠凤对济南人的
热情和大方印象极佳，也真在济南赚
到钱了，后来到底是嫁了个济南人，好
像是个铁路高级职员。章翠凤后来去
了台湾，晚年出过一本《大鼓生涯的回
忆》，对当初在济南的那段生活有颇多
回忆。

张立武学的是西河大鼓。这西河
大鼓源自河间的木板大鼓，起于清代

的道光、咸丰年间，传入天津后，被称
为西河大鼓，因为天津人管大清河、子
牙河统称为西河。张立武十六岁登台
献艺，想成名并不是容易之事。他最初
在师父书场内抢早演出《秦琼下海州》，
秦琼是咱济南府的英雄，张立武年少，
精气神俱佳，天资又高，受到师父及听
众喜爱。后经历多年磨练摔打，社会阅
历渐深，艺术上更富创造力，擅演《呼、
杨合兵》《东汉演义》《薛家将》《前后七
国》等书，又得评词名家刘荣长《大明英
烈》一书，演唱名噪一时，成为济南书坛
一大将。余生也晚，无缘聆听张立武先
生说书，但是刘延广先生的《秦琼下海
州》我有幸听过一场，只能算一个段
落，多年之后，依然记忆犹新。不知道
他们两者之间有没有关联。

过去江湖上八个行当，金、皮、彩、
挂，平、团、吊、柳，各有自家的祖师爷。
比如算卦的金行，以周文王为祖师爷，
盖因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西伯
拘而演《周易》”；说相声的以东方朔为
祖师爷，源自《史记·滑稽列传》；而唱
大鼓书的则以周庄王为祖师爷。江湖
人调侃唱大鼓的行儿叫“柳海轰”，据
说在尧舜的时代，朝堂里设立谏鼓，虽
是以下谏上，亦是一种教化的意义。周
庄王曾在古时击鼓化民，所以唱大鼓
的亦自承是正风化俗，劝化人民的。

张立武自幼习武，性喜斗虫，又喜
唱英雄节烈故事，故其为人亦刚烈。济
南人有张立武三打日本人的故事流
传，说的是日据时期，张立武曾有三次
动手打了日本兵。可谓血气之人。

张立武说书是高手，但玩蛐蛐独
服刘冠三，跟随刘冠三多年，持弟子礼
甚恭。当时，每到虫季，谢宝钧、柏良、
张立武等人常在刘冠三家碰面，学习
虫艺，但刘冠三毕竟是旧时代过来的

人物，又是资本家，抱持着传统旧观
念，总觉得艺人乃是“下九流”，终未应
允列入门墙之内。但事实上张立武的
虫艺于刘冠三处所得甚多，亦是蛩坛
大将。

张立武玩蛐蛐玩了一辈子，他家
住魏家庄西市场附近，上世纪五十年
代初期他的书场就在人民商场西侧土
山旁边，能容纳四百人听书，收入不
菲。那时候土山是济南最大的蛐蛐市
场，张立武拥趸众多，人脉广，人缘好，
所得好虫亦多，很多爱好者以送虫给他
为荣。去年我还见过张先生的一位邻
居，说起张先生来，一脸尊崇。还说起他
小时候，张先生以点心换他逮的蛐蛐的
旧事。细想起来，张先生蛮可爱的。

当代评书名家田连元最初起步还
得说就是从张立武的书场开始的。
1955年，19岁的田连元来到济南，先是
在西市场演艺场子给说书的弹弦，后
来经人介绍到“立武书场”帮忙开场、
垫书。多年以后，田连元回忆说：“济南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演员叫张立武，说
书的，在济南开书场，400人坐席，天天
爆满。给他说早场的人病了，我给他代
场说了三天，他的徒弟说：‘师傅说你
说得不错。’张立武每天提前早来半个
小时在外面听：‘这小子再长一长，发
展发展，能出息个角儿。’这句话似一
针强心剂。”这年冬天，辽宁本溪曲艺
团到曲山艺海的济南招人，把田连元
招入团里，后来他成了闻名全国的评
书表演艺术家。当时，张立武演出的保
留节目是他和师傅共同整理的西河大
鼓《小八义》和《铁道游击队》。张立武
的精湛表演给田连元留下了终生难忘
的印象。

济南虫坛也因为有张立武这样又
谦逊又有风骨的先生而充满骄傲。

【齐鲁斗蟋旧事㈩】
□白峰 曲山艺海伴虫鸣

寻找

济南“电灯房”

□张稚庐

老济南的

烧面筋

【饮馔杂谈】

□孙葆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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